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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《红楼梦》对《品花宝鉴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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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

·谭 坤·

摘 要 作为清代狭邪小说开山之作的《品花宝鉴》，以《红楼梦》
为借镜，运用《红楼梦》的笔调进行创作，从创作主旨、情感模式以及艺
术表达等多方面接受了《红楼梦》的艺术滋养，描写同性之间“好色不
淫”的精神恋，从儒家传统观念对同性之间精神恋进行伦理规范，符合
雅正一路的品格，表现出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趋同。
关键词 《红楼梦》 《品花宝鉴》 意淫 影响

《红楼梦》问世后，为后人提供了无尽的写作资源，许多作家摹仿
《红楼梦》的笔调进行写作，其中最为明显的一部小说就是陈森创作的
《品花宝鉴》。鲁迅在《中国小说史略》中专辟“清之狭邪小说”一章，
认为“狭邪小说”始于《品花宝鉴》，在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》中又
说:“直到道光年中，《红楼梦》才谈厌了。但要叙常人之家，则佳人又
少，事故不多，于是便用了《红楼梦》的笔调，去写优伶和妓女的事
情。”①用《红楼梦》的笔调写优伶的小说首推《品花宝鉴》，鲁迅肯定了
《品花宝鉴》的开创之功，并指出《品花宝鉴》与《红楼梦》之间的渊源
关系。
卧云轩老人《品花宝鉴题词》云:“闺阁风流迥出群，美人名士斗诗

文。从前争说《红楼》艳，更比《红楼》艳十分。”②《品花宝鉴》有意识地
模仿《红楼梦》笔调，从创作主旨、情感模式以及艺术表达方面明显受
到《红楼梦》的影响，或者说《品花宝鉴》多方面接受了《红楼梦》的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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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滋养。
一

《品花宝鉴》将梨园伶人作为小说创作的对象，以名士梅子玉和男
伶杜琴言之间精神恋为中心，展现清中叶京师狎优之风，反映清代梨园

艺人的生活，为后人研究清代戏曲发展提供了大量史料。与《红楼梦》
大观园众女儿相比，《品花宝鉴》则表现了似乎纯粹的男人世界。有人
把《品花宝鉴》看作一部同性恋小说，认为“这部小说的内容，专写男性
美和同性爱”③，这是对《品花宝鉴》的误解。《品花宝鉴》并不是一部
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小说，尽管小说写到名士与男伶的相爱，但只是一

种精神上的爱慕或心灵上的愉悦，可以说是精神恋。小说中写得最露
骨的一次情节也无非是杜琴言无意中枕着梅子玉的胳臂睡了一晚，整

部小说自始自终只写两人的相慕思念，并无半点猥亵之事。当然小说
也写到王孙公子、富商巨贾玩弄男伶的丑态，这也与通常意义上的同性
恋相去甚远，这类描写污秽不堪，且是作为陪衬名士风雅而存在的。
《品花宝鉴》这样处理名士与男伶之间的情爱关系，显然受到《红楼梦》
“意淫”观念的影响。

《红楼梦》第五回警幻仙姑推许宝玉为“天下古今第一淫人”，并解
释说:“淫虽一理，意则有别。如世之好淫者，不过悦容貌，喜歌舞，调
笑无厌，云雨无时，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，此皆皮肤淫

滥之蠢物耳。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，吾辈推之为‘意淫’。‘意
淫’二字，惟心会而不可口传，可神通而不可语达。”④脂砚斋在“意淫”
侧批曰:“二字新雅”，并解释说: “按宝玉一生心性，只不过是体贴二
字，故曰‘意淫’。”因此，“意淫”特指宝玉对青春女性的体贴关怀，实质
上指男女之间超越性欲的精神层面相互爱恋，即男女之间一种纯粹的

审美体验。
《品花宝鉴》将异性之间爱情转换为同性之间的精神恋。小说第
一回开宗明义点明小说创作的主旨: “几个用情守礼之君子，与几个洁
身自好的优伶，真合著《国风》‘好色不淫’一句。”作者是想通过名士与
优伶的精神恋，批判当时风行一时的狎优之风，并认为同性之间的爱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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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备《国风》好色不淫的品格，符合儒家正统的伦理规范，是一种风流
儒雅的行为。作者借小说中的人物田春航说:

《孟子》云:人少则慕父母，知好色则慕少艾，仕则慕君。我辈
一介青衿，无从上圣主贤臣之颂;而吴天燕地，定省既虚，惟少艾二

字，圣贤于数千载前已派定我们思慕的了。就是圣贤亦何常不是
过来人，不然，那能说得如此精切? 我最不解今人好女色则以为

常，好男色则以为异，究竟色就是了，又何必分出男女来? 好女而

不好男，终是好淫，而非好色。彼既好淫，便不论色。若既重色，自
不敢淫。⑤

这段话无疑是对名士与男伶之间相互爱慕的合理性进行辩护。田
春航引经据典，为同性之恋寻找理论依据。《孟子》所说“知好色则慕
少艾”的“少艾”指年轻貌美的女子，而田春航把“少艾”理解为年轻貌
美之人，认为好色不分男女，好男色优于好女色，甚至重色不淫。他认
为同性之间的爱慕符合圣贤之道，为同性之爱寻找合乎道德理性的理

论依据。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徐子云对待男伶的态度与田春航如出一
辙，他说: “这些相公的好处，好在面有女容，身无女体，可以娱
目，又可以制心，使人有欢乐而无欲念。”⑥名士与男伶的交往完全排
斥了肉体的欲念，而纯是一种精神上的相互慰藉。在名士看来，“世
之唯好色不淫之人始有真情，若一涉淫亵，情就是淫亵上生来的，不

是性分中出来的”⑦。因为 “情”为 “天下大同之物”，“能以天下之
情为一情，其间因物付物，使其各得其正。推而言之，杀身成仁，舍
生取义，也是这个念头”⑧。因此，作者认为梅子玉和杜琴言之间属
“情中极正的”，而一涉邪念，就不免滥情。如小说描写梅子玉与杜
琴言在徐子云府第相见的情景: “ ( 子玉) 又把琴言饱看了一番，虽
彼此衷曲不能在人前细剖，却已心许目成，意在不言之表了”⑨。总
之，作者提倡情之正者，反对邪情，实际上赞扬了名士与男伶之间纯

粹的精神之恋。
《品花宝鉴》第十四回叙述田春航与苏蕙芳在一起照镜子，两个人
的脸碰在一起，小说极细腻地刻画两人的心理活动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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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航看镜中的蕙芳，正如莲花解语，秋水无尘，便略略点一点

头，回转脸来，却好碰著蕙芳的脸，蕙芳把脸一侧，起了半边红晕。
春航便觉心上一荡，禁不得一阵异香，直透入鼻孔与心孔里来。此
心已不能自主，忽急急的转念道:他是我患难中知己，岂可稍涉邪

念? 便敛了敛神。蕙芳一笑走开了。⑩

名士与伶人之间心有灵犀，彼此欣赏，在似有似无的爱慕之中完成

心灵的交流，稍涉邪念，即加以克制，获得一种纯粹精神上的审美体验。
可见“名士—伶人”之情恪守“发乎情，止乎礼”的伦理规范，是杜绝淫
邪的极雅、极正之情。
明清以降，官府禁止士大夫挟妓，士大夫为规避禁令，就招呼优伶

侑酒，于是狎优之风日渐流行。鲁迅认为《品花宝鉴》“即以叙乾隆以
来北京优伶为专职，而记载之内，时杂猥辞，自谓伶人有邪正，狎客亦有

雅俗，并陈妍媸，固犹劝惩之意”瑏瑡，肯定了《品花宝鉴》内含劝惩的积极
意义。陈森夫子自道: “噫，此书也，固知离经畔道，为著述家所鄙，然
其中亦有可取，是在阅者矣。”瑏瑢

陈森将男优当做美女进行描写，书中的“十名旦”个个风神秀骨，
冰清玉洁，世上少有的美色。名士们周旋于优伶之间，既能满足于他们
对美色的嗜好，又避免了道德的谴责，似乎符合儒家“好色不淫”的道
德教化，为情欲的发泄寻找到一个合理的渠道。陈森所谓“离经畔
道”，是描写了名士与男伶之间的情欲，违背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，
但作者又让这种情欲限制在精神层面，刻意回避他们肉体的接触，宣扬

这种情感的纯洁性，体现出作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矛盾的心态。陈森
游走于情欲与道德的边缘，规避道德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裁，演绎了名士

优伶之间相互爱慕，竭力让同性之间的精神恋符合正统的伦理规范，从

而获得纯正的品格。
小说的结尾，十位男伶都摆脱伶人身份，回归到正常人的生活，从

混乱的性别角色中解脱出来，甚至要过上娶妻生子的生活，恢复了他们

男性的社会地位。这样的结局安排，是作者对社会上同性恋现象大胆
的解构，从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同性恋的批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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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鲁迅认为《品花宝鉴》“不能摆脱旧套，虽所谓上品，即作者之理想
人物如梅子玉杜琴言辈，亦不外伶如佳人，客为才子，温情软语，累牍不

休，独有佳人非女，则他书所未写者耳”瑏瑣。鲁迅指出《品花宝鉴》无非
沿袭才子佳人套路进行创作，只是佳人非女，却是他的独创。因此，在
情感模式上，《品花宝鉴》模仿才子佳人小说的旧套，具体而言，是直接
从《红楼梦》中得到艺术借鉴的。《品花宝鉴》以名士梅子玉和男伶杜
琴言之间的情感交往展现他们的同性之爱，而《红楼梦》却是以宝黛情
缘为中心来描写宝黛爱情。《品花宝鉴》中的梅子玉与杜琴言之间的
关系，就像《红楼梦》宝黛情缘的翻版，效仿的痕迹非常明显。
《红楼梦》中贾宝玉第一次见到黛玉就说: 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
的。”小说这样处理是暗示了他们之间的宿世前缘。宝玉的前身系赤
瑕宫神瑛侍者，以甘露灌溉灵河岸上一株绛珠仙草，使得修成女身，因

凡心偶炽意欲下凡造历幻缘。黛玉的前身即绛珠仙草，为报神瑛侍者
的灌溉之德，也随同下凡用一生的眼泪还他。因此，宝黛情缘源于“木
石前盟”的神话故事，为他们的爱情蒙上一层神秘面纱。
《品花宝鉴》第一回梅子玉初见杜琴言，便觉得似曾相识，而琴言
也对着子玉出神。小说中写道:

子玉心里有些模模糊糊起来，似像见过这人的相貌，好像一个

人，再想不起了。
《品花宝鉴》第五回补叙杜琴言做的一个梦，说明他们彼此倾慕，
是前生注定的:

到京前一夕夜间，做了一梦:梦见一处地方，万树梅花，香雪如

海，正在游玩，忽然自己的身子，陷入一个坑内，将已及顶，万分危

急。忽见一个美少年，玉貌如神，一手将他提了出来，琴官感激不
尽，将要拜谢，那少年翩翩的走入梅花林内不见了。琴官进去找
时，见梅树之上，结了一个大梅子，细看是玉的，便也醒了。明日进
城，在路上挤了车，见了子玉，就是梦中救他之人，心里十分诧异，

所以呆呆看了他一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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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笔墨描写显然是受到《红楼梦》宝黛爱情的启发，宝黛之间系
前生有灌溉之德，而梅、杜之间亦有救护之恩，两者何其相似乃尔。林
黛玉孤标傲世，落落寡合，不知为宝玉流过多少眼泪;而杜琴言虽身为

伶人，也是性情高傲，洁身自好，不愿曲意逢迎，也经常泪眼婆娑，活脱

脱就是黛玉的化身;宝玉只认得黛玉是一个知己，虽身处脂粉队里、绮
罗丛中，并无二心，而梅子玉对待杜琴言也是一心一意，情致缠绵，与宝

玉可谓声息相通。作者是以宝黛二人作为原型来塑造梅杜情缘。如果
抛开对同性恋的世俗偏见，梅杜情缘无疑也是人间情爱的另一种演绎。
小说中陆素兰对梅子玉说: “你们两个前生竟有些瓜葛，不然何至于
此? 以君才貌而论，是人人怜爱的。但似玉侬之冰雪心肠，独为你缠绵
宛转。以度香之百般体贴，亦算温柔乡中一个知己。我看玉侬待他，不
如待君十分之二，难得度香更加爱惜，说到: ‘人各有缘，此中系天定，
非人情能强。’且庾香属意玉侬一人，毫不移动，此真是多情种子，非玉
侬不足为庾香赏识，非度香不足为玉侬眷恋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其
庾香、玉侬之谓乎!”瑏瑤小说第二十四回作者借颜仲清之口说: “虽然只
得一面，他们心上倒像是三生前定，隔世重逢，是呼吸相通的了。”瑏瑥另
外，小说中如“花枝约略疑假疑真”、“逛运河梅杜再联情”等情节反复
深化了梅、杜之间坚贞不渝的情感操守。
《品花宝鉴》一再宣扬“梅杜情缘”系前生注定，似乎带有宿命论的
色彩，但作者更看重他们之间心心相印的痴情和超越肉欲的纯洁。
“梅杜情缘”显然是作者按照异性恋的模式对同性精神之恋进行的摹
写，而且，“梅杜情缘”与“木石前盟”有着惊人的相似度。首先，两者的
产生均属前生注定，带有一定的神秘性和宿命色彩;其次，人物的秉性

气质高度吻合，或清高孤傲，或同属情种;还有就是彼此都认定对方为

知己，彼此心有灵犀，心心相印，达到难以言传的默契，真正体现出情爱

的极致。因此，《品花宝鉴》的情感模式深受《红楼梦》的影响是显而
易见的。
《品花宝鉴》“梅杜情缘”表现出“好色不淫”品格，摈除肉欲的成
分，体现柏拉图式精神恋的本质特点，在精神层面达到纯粹审美的艺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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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界。诚然，这种“名士—优伶”的精神恋带有理想化的色彩，但在道
德沦丧、真情缺失、价值混乱的晚清时代，小说的这种价值导向仍然具
有一定的意义。

三

《红楼梦》叙述一块无材补天的顽石，幻形入世，历尽离合悲欢炎
凉世态，乐极生悲，人非物换，最终万境归空的一场梦幻。“空空道人
因空见色，由色生情，传情入色，自色悟空，遂易名为情僧，改《石头记》
为《情僧录》。”瑏瑦因此，《红楼梦》通篇描写的就是人生的一场梦幻，开
始于“甄士隐梦幻识通灵”，以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总揽十二金钗众人
物的性格和命运，中间又反复穿插通灵宝玉无端得失的梦幻情节，结束

于“甄士隐详说太虚情”。在写实之外，梦幻和象征是《红楼梦》小说创
作的主要艺术方法，作家的创作意图通过梦幻情节得以形象地揭示，小

说主旨和艺术手法水乳交融，构成一个圆融的艺术整体。《红楼梦》运
用梦幻手法，含而不露地喻示了贾宝玉以及十二金钗悲剧命运，使小说

呈现出深刻的悲剧之美。
陈森的《品花宝鉴》从头至尾描写梦境，多次运用梦幻手法叙事，

“梅杜情缘”起于梦幻，两人初次见面好像似曾相识，结于“痴魂惊幻
梦”，这显然是从“木石前盟”神话传说以及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得到艺
术启示。因此，梦幻是作者创作意图实现的主要手段，是作者叙事的原
动力，象征、寄寓文学作品的深层内涵。《品花宝鉴》将名士与优伶之
间的精神恋归之于前生注定、宿世情缘，合乎世俗社会的普遍认知，通
过梦境宣扬这一非正统的人伦关系容易为传统社会所接纳，梦幻手法

是合乎创作规律的艺术选择。
《品花宝鉴》第五十三回《桃花扇题曲定芳情 燕子矶痴魂惊幻
梦》叙述梅子玉一个梦境，揭示梅子玉挣扎在情与欲之间隐秘矛盾的
心理。小说叙述梦境中杜琴言“坐在子玉怀中，一手勾了子玉的肩。
子玉甚觉不安，要扶他起来，忽然不是琴言，变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女郎，

高鬟滴翠，秋水无尘，面粉口脂，芬芳竟体。子玉大惊，要推他起来，却
两手无力，一身瘫软，只好怔怔的看著他”。梅子玉梦中遭一青楼女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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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戏搂抱，不由大窘。那位女郎问子玉: “但君拳拳于杜玉侬，非为色
耶? 男女相悦，天经地义，君何以胶柱之性，作刻舟之想。且两人凿枘，
情何以生。你若非好色之心，你且将爱玉侬的心说出来。君虽口具雌
黄，想难文饰。”瑏瑧作者借一青楼女子的诘问，对同性恋的合理性加以质
疑，同性恋不符合传统的伦理观念，即便梅子玉爱杜琴言非为好色，也

难以公开表白，因为毕竟同性恋不为正统社会所接纳。而后梅子玉又
梦见自己的父亲梅学士，满面怒容，喝他道“无耻的东西”，又被吓得
“魂不附体”。弗洛依德认为: “儿童的梦是梦者所承认的欲望的公然
满足，普通的化装的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隐秘满足，至于焦虑的梦的公

式，则为被压抑的欲望的公然满足。”瑏瑨按照弗洛伊德的释梦原理，梦是
欲望的满足。梅子玉对杜琴言存在欲望的冲动，但是两人隐秘的欲望
不为正统社会所接受，梅子玉对杜琴言坐在怀中这一行为甚觉不妥，内

心焦虑，一方面他受到正统观念“男女相悦，天经地义”的钳制，另一方
面受到他父亲作为卫道士的代表的呵斥。梦境的叙述再现人物的情欲
与传统伦理观念的矛盾冲突，真实反映了人物心理状态。因此，《品花
宝鉴》细致入微地刻画小说人物在情与欲之间的矛盾挣扎，并竭力使
得这种同性之恋纳入正统社会所许可的范围。因此，《品花宝鉴》运用
梦幻、象征手法描写名士与优伶之间的精神恋，赋予精神恋“好色不
淫”的品格，为精神恋寻找合理的道德依据。
尚达翔先生在《品花宝鉴·前言》中认为:“在场景的刻绘，日常生

活的描写，以及宴会娱乐等方面，本书也写得笔调细腻、条理清晰，与
《红楼梦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”瑏瑩这种认识将《品花宝鉴》与《红楼梦》相
提并论，有明显的溢美之嫌。《品花宝鉴》借鉴《红楼梦》的笔调进行写
景、叙事和抒情，多运用古典诗词曲的名句进行创作，小说语言写得珠
圆玉润，烟霞满纸，典雅工丽，富有诗情画意，呈现古典小说的意境美。
当然，《品花宝鉴》虽借鉴了《红楼梦》的诗意叙述格调，却并没有达到
《红楼梦》空灵博大的艺术境界，更缺乏《红楼梦》的悲剧精神。
总之，《品花宝鉴》在写作上以《红楼梦》为借镜，接受了《红楼梦》

的艺术滋养，基于对传统观念的依从，并没有达到《红楼梦》所追求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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艺术境界。对于《品花宝鉴》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力，卧云轩老人题词
云:“一字褒讥寓劝惩，贤愚从古不相能。情如骚雅文如史，怪底传钞
纸价增。”认为《品花宝鉴》抒写感情纯正，寄寓褒贬劝惩，符合儒家理
论规范，描绘当时梨园的真实生活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无可否认，
《品花宝鉴》崇尚真情、纯情，体现了清中叶文坛风雅纯正的审美倾向;
而书中写名士优伶，绘声绘色，各臻其妙，再现嘉道之际戏曲生态环境，

是一部深具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的优秀作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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